
贫困人群，是抑郁症的最大群体；贫穷，也成了抑郁症一大诱因。对心理疾病，他们自身认识不足，也不愿花巨资
诊治，长久压抑反复发作带来更多伤害，这也导致进一步贫穷。改善他们的生存状态，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成了治病病
的最佳药方。此外，大学生也是易患病群体，帮他们破解心病，则需要更多赞美、关爱和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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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最大大的的抑抑郁郁症症群群体体是是贫贫困困者者
农民患者就诊率不到1/10，治病需先治穷

三成大学生有抑郁情绪

5月的一天，日辉成瘾和心理
治疗中心主任何日辉收到一条信
息，“我现在感觉好极了，正在参
加心理咨询师的培训考试，希望
能和您一样成为一名心理医生。”
何日辉一笑，他还记得刚见到这
个女孩李红的情景。

如果不是抑郁症，李红这会儿
应该坐在重点大学的教室里。但因
为这个病，她连黑板上最简单的一
道高数题都无法看懂，长期的压
抑，她不得不休学在家。她总是不
停地诉说，语速很快，情绪高涨时
还会烦躁地捶胸顿足。她已经用药
两三年了，处在抑郁症康复期，药
物对于性格的恢复很快，可她有时
还是会控制不住地烦躁。

何日辉说，在大学里，至少三
成大学生会出现抑郁情绪。“大学生
处在人生过渡时期，生活上的差异
和不适应，再加上难以排解，很容易
触发抑郁。”沈阳精神卫生中心曾调
查统计，在中国大、中学生之中，抑
郁症患者占总人数的20%以上，其
中，名牌大学中患抑郁症的大学生
达到学校总人数的35%，大学生群体
成为抑郁症的高发人群。

毕业季是抑郁高发期

“每年9月新生入学和毕业
季，都是大学生抑郁症的发病高
发期。毕业期的大学生处在学生
与工作的交接时期，时常会诱发
抑郁。”济南市心理卫生协会副秘
书长张洪涛记得，去年临近毕业
时，济南某大学一名大四毕业生
小邓在父母的陪伴下，来到山东
省警官医院找到张洪涛。小邓目
光呆滞，对于张洪涛的询问只是
冷冷地说：“你能治好吗？”甚至不
与他对视。

“等他敞开心扉，才知道他曾
经是学生会会长，而找工作却四
处碰壁，大学时期的光环与现实
的残酷一碰撞，造成了他心理的
抑郁。”此外，加上女友的分手，一
下子让他发展成抑郁症。

不要吝啬赞美和沟通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心理咨询
科主任郭公社说，有很多案例，尤
其是处于茫然时期的大学生，外
界的赞美和肯定，对于抑郁症的
治疗和预防有着重要的作用。

“家庭的教育经常导致大学
生的心理隐患。我常提一个概念
是原生家庭(心理学概念)，每个
人都会受自己原来生活成长的家
庭的影响。”何日辉说。

“除了大环境的影响，大学的
体制不是素质教育，还是应试教
育，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关键，还是
要改变这种大学模式。”公安部专
家、著名心理医生赵国秋说，目前
大学里的心理指导老师非常缺
乏，而且没有临床经验，学校应该
对心理健康有足够的重视。

象牙塔里的

灰色世界

当上班族在微信微博上宣泄着压力和不满时，有一
个群体仍在默默地承受着病患带来的痛苦。他们是贫困
群体，是社会上最大的抑郁症人群。在接受社会救济的人
群中，他们的发病率是总人口患病率的三倍。

农民工、留守人员、下岗工人、高校贫困生、接受救济
的人群……他们生活在聚光灯之外，痛苦也不为人所知。
甚至连他们自己也分不清，这种难以忍受的痛苦，到底是
来自抑郁症，还是来自贫困本身。

本报记者 陈玮
本报实习生 高依然

大学，被称为象牙塔。有
的人在价值和环境的碰撞下，
却逐渐迷失了自己。或许有童
年的阴影，或许有压力的刺
激，他们需要更多赞美和沟
通，才能回归彩色的世界。

本报记者 张红光 本报实习生 付晓晓

“人强命不强”

“一个晴朗的下午，我开着
豪车，带了很多钱，和家人一起，
疾驰在宽敞的马路上，有说有
笑……”

黑暗中，工友们打开手电，
喊醒说着梦话的张昕。5月底的
深夜，北京一个正在开发的城中
村，张昕和工友们就睡在正在修
建的大楼里。

这已经是张昕在城市打工
的第30个年头。20岁那年，他辍
学外出打工，第一次来到城市，
也是现在这个样子，睡在一座还
未建好的楼里，打地铺。30年，生
活并无太大差别，他依然要为家
庭最起码的生存奔波。

醒来的张昕使劲晃着脑袋，
虽然现在他的梦里大多是钱和
幸福，不再像三年前那样，总是
梦见死人向他招手，可刚醒来的
时候他仍然难以分清梦和现实。
这种“错觉”，已经困扰了张昕好
几年。

张昕家在河北邯郸的农村，
家里特别贫穷，兄弟三个，两个
哥哥出车祸死了，这个大家庭的
重任全落到他的肩上。五年前，
张昕父母双双病重，在医院住了
两个多月。恰恰在这个时候，女
儿考取的省属重点师范大学也
要开学了。家里积蓄一下子掏
空，还欠了一屁股债。

与张昕同村的工友郭凯说，
张昕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上进
心特别强，但是，“人强命不强。”

“大概三年前，家里最难熬
的那一段，我每天都吃不下饭，
对我一直特别喜欢的象棋也失
去了兴趣，生活看不到半点希
望。两个多月里睡不着觉，后来
一次吃3粒安眠药也无济于事。”
张昕说，“实在是顶不下去了，我
两次割腕自杀，但都被我媳妇发
现了。”

张昕竭尽所能摆脱经济贫
困的重负，可始终没有多大起
色。那时的张昕也不知道自己得

的是抑郁症，他总是梦见有一个
穿着黑衣服的人向他招手，然后
被惊醒。

张昕的媳妇也不知道老公
到底咋了，很担心他的精神状
态，嘱咐那些跟他一起出外打工
的老乡，无论吃饭、睡觉，还是干
活，都要看着张昕，永远不要让
他一个人落单。

包工头王宇做建筑已有20多
年，接触过的农民工少说也有几
千人。“据我观察，农民工有抑郁
症的不在少数，愁眉苦脸的大有
人在，他们确实生活挺艰难的。一
般确诊抑郁症，我是坚决要劝回
去的，万一自杀了，我可担当不
起。前几年，我劝回去五六个。”

思想病是个什么病

在张昕最煎熬的那段时间
里，大家都说他得了“思想病”。
在农村人眼里，“情绪”怎么能算
是病呢，那是城里知识分子才得
的毛病，思想病。

济南市平阴县农村的李华，
在大儿子因酒后滋事被判刑入
狱后变得郁郁寡欢，整天把自己
关在家里，不再出去工作。同村
人说，他以前很热情，喜欢和人
聊天，但他儿子出事后，他就得
了思想病。

一年多后，李华去世了，村
里人都说，他是“窝囊死的”。

张昕住进医院，其实并非他
的本意，他是被家人强迫带到医
院的。“一想到看病要花钱，我就
心疼。这血汗钱本来就挣得难，还
要花在看这种莫名其妙的病上。”

张昕的妻子说：“一天300多
元的医药开销，200元一个小时
的心理疏导，花得我眼里直冒
火，最后也没报销，都是我们自
己承担的。”

“抑郁症。”医生的诊断结
果，让张昕和家人觉得很新鲜。
妻子就此还专门跑到医生的办
公室咨询了大半天，“抑郁症”究
竟是什么病？

“我压根没听说过这玩意

儿！”张昕说。
张昕住院两个月，药物治疗

和心理疏导让他一点点恢复了。
当再次面对生活时，他无奈地说：

“挣钱、维持生计，仍让我发愁。”
“就农民本身而言，因为对

抑郁症缺乏相应的心理知识，再
加之经济上的窘迫、农村心理治
疗条件的匮乏，识别率尤为低。
令人尴尬的是，他们自己也不知
道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到底是来
自抑郁症，还是生活本身。”浙江
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
主任许毅说。

“沉默的大多数”

张昕不知道，在他背后，还
有无数农民兄弟正在遭受“思想
病”的折磨，是当前我国抑郁症
最大的患病群体。根据统计，在
接受社会救济的人群中，抑郁症
比例是总人口患病率的三倍。
“在安定医院人头攒动的候诊

大厅，我看到了一张张有着中国
各地特征的愁苦不堪的脸。他们
显然是舟车劳顿，辗转来到这里；
东张西望，局促不安，一脸的惶惑
和惊惧。他们经常长时间枯坐，如
泥雕木塑。看着他们，我脑海里掠
过王小波的一句话———‘沉默的
大多数’。”这是财新传媒常务副
主编张进在医院治疗重度抑郁症
时所见到的真实场景。

任何阶层成员都有可能得
抑郁症，贫困群体受苦更甚。

公安部专家、著名心理医生
赵国秋认为，在社会大变迁中，农
民工、农村留守人员、空巢和孤寡
老人，已经成为抑郁症高发群体，

“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必须引起
我们的重视。”

公开资料显示，贫困是导致
抑郁症的一大诱因。贫困使人抑
郁，抑郁使人更加贫困，二者相
互作用，导致精神障碍与孤立。
这在中国9亿农民群体的身上体
现得淋漓尽致。

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心理咨询
科主任郭公社、济南市精神卫生
中心副院长杨红梅认为，农民工
患抑郁症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压
力过大，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抗抑郁先要反贫困

黎宇来自河南一个小村庄。
刚从大学走出来的他，在爱恨交
织的北京漂了一年，还是找不到
方向。前不久，他被远在老家、患
抑郁症的父亲的疯狂之举震惊
了。母亲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
抑郁症发作的父亲用锤子在头上
连砸20多下，头上被缝了48针。

黎宇的父亲两年前因不堪
家庭重负，患上了重度抑郁症。

“经济贫困虽然并不意味着精神
贫困，但我身边的现实越来越印
证，精神贫困往往是由经济贫困
导致的。”黎宇在《被遗忘的角
落》一文中如是说。

据统计，这些遭受抑郁症困
扰的农民兄弟，就诊率不到十分
之一，到专门的精神卫生科就诊
的农民更是寥寥无几。

“在对待农村、农民工，再到
中国最大的穷人抑郁症问题上，
不必否认中国的发展其实是一
种包含歉疚的经历，如果仍不能
弥补这样的一种愧疚感，只能带
来更深的伤害。这个被遗落的群
体，应该重新被社会记起。”山东
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马广海分析。

公安部专家、著名心理医生
赵国秋认为，“要想彻底解决我
国贫困阶层的抑郁症问题，首先
是国家必须重视，提到全国层面
才有可能解决。”

“很多穷人得了抑郁症，始
终都不知道，也不为外人所知。
所以，反贫困和抗抑郁是相辅相
成的。对抗抑郁症，一个重要手
段就是帮助穷人摆脱贫困，提升
他们的经济条件和生活质量，从
而改变命运。”许毅分析，向贫困
阶层主动宣传和灌输抑郁症的
相关心理知识，提高他们的识别
率，现在看来已十分必要。

“被遗忘的角落，应该被社
会重新记忆；挣扎在底层的农民
群体、抑郁症患者，渴望阳光照
进心田。”黎宇日记本上这样写
道。

(文中部分采访对象系化名)

电话：96706056

邮箱：hongbogongzuoshi@163 .com

洪波工作室

一工人正在高层建筑清洗玻璃。（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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